
绪论

传统的丝绸生产，大体包含蚕桑业、缫丝业和丝织业这三个相互依

存的行业，横跨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门。蚕桑丝绸生产从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一直受到人们的百般青睐，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具有不可替

代的意义。它在提供给人们舒适、精美和华贵衣饰的同时，还在文化、

宗教、技术和制度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是蚕桑的发源地，是发明丝绸生产的国度。丝绸的生产与贸

易，几乎与中国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在同中国传统文明的物质财富和辉

煌文化相联系的所有产品中，丝绸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如果说农业与

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文明之根，那么，蚕桑丝绸业就是这棵文明之树的

主要枝干之一。它的技术发展得特别完善，它的生产方式也在许多方面

比其他手工业更为复杂，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先进部

门，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

颁布了“额设钱粮，收丝招匠”的谕旨，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区域经历了历史性

的推移，到了明清时期，已经主要集中于江南太湖流域、华南珠江三角

洲和四川盆地三大区域。在此期间，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表现出两个十

分明显而又相互影响的趋势：一是官营手工工场的组织越来越周密，分

工越来越细致，规模则越来越萎缩；一是民营丝绸生产越来越普遍，在

丝绸总产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力。清顺治

八年（ 这道“收丝招

匠”制的谕旨虽然没能马上得到切实执行，而是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相

①户部尚书噶洪达：《题为请敕免派机户以苏江浙民困事》，顺治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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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缫丝工艺上已

对稳定下来，但是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收丝招匠”制以雇佣生产为

基本内容，从法典上宣布了中国长期以来官营丝织生产徭役制度的基

本结束，标志者丝织工匠因人身隶属而无端服役的时代行将就木。于

是，官府放松了对民间丝绸生产者的人身控制，民营丝绸生产由此获得

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丝绸生产结构中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诚

如明末徐光启在其所著《农政全书》中所说：江南一带，“农亩之入，非

一杼而已。

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全赖此一机

杭之币帛，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

的副业逐渐变为主业的趋向，成为

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在某些丝织专业乡镇中，甚

至出现了“以机为田，以梭为耒”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是中国丝绸生产长期发展

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成为中国丝绸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

础。

历代丝绸生产经验的摸索、总结和积累，为明代丝绸科技发展高峰

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明代，中国传统的丝绸生产技术达到了鼎盛。

在植桑育蚕方面，已经发现和利用了家蚕的杂交优势，也已经掌握了采

用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传染和蔓延。在蚕丝缫制方面，缫丝

车的构造有了进一步改进，缫丝方法也有所改善，已经总结出保证缫丝

质量的一套完整技术：“凡供治丝薪，取极燥无烟湿者，则宝色不损。丝

美之法有六事：一曰出口干；一曰出水干⋯⋯”

经注意运用和掌握温度和湿度以保证生丝的质量，使缫出的丝质柔软

①胡琢：《濮镇纪闻》，“总叙”。

当然，城乡独立丝绸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并不很充分，从事丝绸生产的主体还是

农民。虽然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农民家庭的丝绸生产基本上已经是以市场为导向

的商品经济，但是他们仍然被束缚于土地，并没有达到独立小商品生产者所应有的程度。

个体小农在国家和地主的超经济剥削下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以丝绸生产作为家庭副业来

“上供赎税，下给俯仰”。在某些丝绸生产地区出现的“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现象，也

不过是说农民的丝绸家庭副业生产比之于种植业的田亩之收，在缴租纳税方面占据了较

大份额而已。在一家一户的丝绸小生产（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还是市镇的独立手工业者）

的主导形态下，其工具、技术、视野和观念，都使得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易于凝固

化。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迈开向近代工业转型的步伐，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



“花机”的装置较为繁复也较为完备，代表了古代中国，。

坚韧，白净晶莹。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的嘉兴、湖州一带，缫丝技术处于

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地位。时人加以比较后指出：“凡治茧必如嘉、湖，方

尽其法。他国（处）不知用火烘，听茧结出，甚至丛杆之内，箱匣之中，

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涤百余度，其质尚存。

火不经，风不透。故所谓屯、漳等绢，豫、蜀等绸，皆易朽烂。若嘉、

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为主，泉源清者最上，河流清者次之，井水清者亦可”。

人们已经认识到水质对于缫出生丝的质量好坏关系甚大。“缫茧以清水

浙江新市镇有

蔡家漾，“蚕时取其水以缫，所得丝视他水缫者独重，盖水性然也，故

缫时汲水于此”。

根据所

在丝绸织造方面，先考查丝织生产工具的改进。明代的丝织机具已

经比较完备，种类也比较多，仅在江南地区的市场上，经常作为商品出

售的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等多种。

需织造的丝绸品种，可以采用不同的织机，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种：一

是专织平纹的“腰机”，一是专织花纹的“花机”。“腰机”的构造简单，

操作方便，足蹬踏板，手投织梭，“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 ，银

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

故名‘腰机

丝织机具发展的最高水平。据记载：

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冲盘，下垂冲脚

（水磨竹棍为之，计一千八百根），对花楼下掘坑二尺许，以藏冲脚

（地气湿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机末以

的杠卷丝。中用叠助木两枝，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

叠助，织纱者视之绫绢者，减轻十余斤方好。其素罗不起花纹，与

软纱绫绢路成浪梅小花者，视素罗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织自成，不

用提花之人闲住花楼，亦不设冲盘与冲脚也。

①崇祯《苏州府志

②卫杰：《蚕桑萃编》卷四。

明清时期新市

年第

③正德《新市镇志》卷一，浙江图书馆藏清刻本；转引自陈学文：

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 期。

④崇祯《苏州府志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腰机式”条。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花机式”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用这种手投梭

于此可见，明代“花机”由十余种部件构成，各有特定功能，缺一

不可：的杠卷缠着所有丝缕，经纬交织成绢帛后卷上卷布轴；叠助可以

加重织筘的捶击力，使经纬交织更加紧密而坚实；老鸦翅和铁铃，可使

缯面轮流提起，携夹经缕做上下起伏运动，分开经纬，以便投梭；蹬动

踏板，动力可传导机身各部，使之互相牵动，借以织造。在同一台织机

上，只需通过增减综桄，就既可以织提花织物，也可以织素罗或小花织

物；织造不同纬线密度的品种，则可以调换叠助木来调节打纬的力度。

，；“先染丝

织机构造的完备和性能的改进，是丝织技术发展的一种表现，反过

来它又推动着丝织技艺的进一步提高。“腰机”织者需要手足并用，分

别完成移综、开交、投梭、打纬和卷布、放经的织造程序。使用“花

机”则要求更高，需要两人同时操作，一人司织，一人提花。织者以足

力蹬动踏板，左手投梭，右手持筘碰击经纬交织之处，使之结合紧密，

到织出一定长度后，还要卷绸并放长经丝；提花者则提拉经缕，与司织

者的动作默契配合。这些精细复杂的织造技艺，人们已经能够不太困难

地掌握，出现了大量具有熟练劳动技能的丝织生产者，能够根据需要熟

练地织造出多种不同的绸缎品种：“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织者，曰

‘绉纱’；凡单经曰‘罗地’，双经曰‘绢地’，五经曰‘绫地

而后织者曰‘缎，；就丝细机上织时，两梭轻一梭重，空出稀路者，名

曰‘秋罗’”；“盖绫绢以浮经而见花，纱罗以纠纬而见花；绫绢一梭一

提，纱罗来梭提，往梭不提”。

机织造绸缎，体力较好、技艺娴熟的工匠一般日可织幅宽二尺二寸的平

纹织物八九尺，体力较弱、技术一般的工匠，日可织六七尺左右，平均

日产量约在七八尺之谱。织造花纹织物，则视纹样精致繁复的不同而效

率各异，一般二至三人日织幅宽二尺余的花纹织物二尺五寸不等。据测

算，使用这样的手投梭机织造绸缎，达到如此产量已经是人体劳动所能

达到的极限了。

在丝绸的炼染整理方面，明代在把生丝炼成熟丝的过程中，已经发

现和应用了胰酶脱胶的生物化学技术。《天工开物》中记载：“练丝用稻

藁灰入水煮，以猪胰陈宿一晚，入汤浣之，宝色烨然；或用乌梅者，宝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花木”条



明代对染料的采集季节、加工方法等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色略减。”

《天水冰山录》中所载，色谱就达

使色牢度进一步增强。丝绸染色的色谱也有拓宽，仅据《天工开物》、

种之多。在染色方法上，明代创造

了“拔染”技巧，这是传统丝绸印染技术发展中的一大变局，使生产效

率得以成倍提高，至今仍然在印染行业中广泛运用。

，这是毋庸置疑的。

综而观之，中国的丝绸科技经过长达数千年的积累和发展，到明代

达到了顶峰，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

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丝绸生产技术的发展是相当缓慢而又带有明显因

循守旧性质的。它只是从固有的模式出发，对沿用下来的技术和设备做

些无伤大雅的修补和改动，这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效果，也能适应一时的

需要，但是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势因循下去，难以带来技术的突破、生产

方式的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而终将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在人们

津津乐道的繁盛局面之下，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经显露出滞重难进的迹

象，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传统生产方式所能给予的极限。

从根本上说来，农业文明给予丝绸科技的发展余地是有一定限度

的。在农业社会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它可以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一定的

空间；在没有遭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显示出某种适应性和生

命力。但是，极限已经到来，清代的丝绸科技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外来威胁的阴影也迫近了，就在明清王朝递嬗的那一时刻，万里之遥的

西欧岛国升腾起资产阶级革命的呐喊和厮杀，随后又开始了由中世纪

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工业革命的进行，使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首先在纺织工业领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丝绸工业迅速崛起。近在咫

尺的东邻日本，千百年来一直仰给于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生产技术，如今

也在以中国为目标而埋头追赶，即将成为中国丝绸业的强劲竞争对手。

正当中国丝绸行业在传统社会的母体中沿着固有轨道发展之际，

世纪中叶，东亚海面上响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频叩关的炮声，终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于打开了中国几乎关闭着的国门。

中国广袤领土的日益对外开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渗透的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篇



世纪上半期开始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的制约

步步加深，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西风东渐，新旧激荡，

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揳入了一种全新的因素和力量。尽管外国资本

主义的坚船利炮和剥削掠夺也带来了那么多的民族屈辱与灾难，但国

际社会之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方位的交流和刺激，促进了中国

社会内部已经开始了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就是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丝绸行业，面临着一种新的发

展契机，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蜂拥而来的外国商人，并没有忽视中国丝绸无可比拟的市场价值，

他们一面带来大量廉价的棉纱棉布冲击中国的土布市场，一面又极力

求购和扩大中国丝绸的出口。相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说，欧洲

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和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则显得较为迟滞。由于农业

中蚕桑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需要，能取得的原料茧十分有限，欧洲的近代

缫丝工业尽管从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由于欧洲的蚕体微粒子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病流行，防治乏术，缫丝业的原料来源益发紧张，缫丝工厂很多被迫停

业关闭，生丝原料更加依赖于从东方一些国家的进口。

世纪中期，动力丝织机才开始在欧洲

另一方面，在欧美诸国，工业革命虽然是在棉纺织领域最先开始并

完成的，但是由于丝织生产的特殊技术要求，动力丝织机的发明比棉纺

织机器的发明要晚得多。直到

出现并逐步推广，一时间尚无法完全改变丝织生产的手工业性质，再加

上丝绸品种、产量等方面的原因，欧美的丝织工业仍然无法完全满足对

丝绸衣饰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历史悠久而又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的

中国丝绸，也就成为他们竞相“采办”的对象。

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丝绸行业不仅没有从鸦片战争后到

像棉纺织等其他手工行业那样首当其冲，在洋货的冲击面前境遇困顿，

相反还由于清政府种种自我封闭的解除而“外销大畅，益成蓬勃”。更

为重要的是，因应着海外市场的需求，中国的缫丝生产迈出了近代转型

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丝绸行业的蚕桑、缫丝、织绸三道主要工序

中，只有江南地区一些城市的丝织业里孕育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胚芽，尽

管蚕桑和蚕丝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渐提高，但蚕桑业和缫丝业仍然一



现养蚕与缫丝相分离的现象。

时至

月。

页。

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的内部，停留在小农个体经营的阶段，尚未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放通商，世界市

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激增。中国生丝的输出量不断增大，但一时间生丝

世纪

生产则仍然沿袭传统方式，并未改变其作为蚕区农家副业生产的形态。

年代以后，机器缫丝工业首先在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逐渐改变了传统

的生产方式和流通结构，引进新式机器，开办缫丝工厂。以此为开端，

蚕桑业和缫丝业开始分离，农村里植桑育蚕的农户由过去的蚕丝缫制

者向蚕茧出卖者转化。与此同时，缫丝业中则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的第一抹曙色。

世纪末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在丝绸科技方面的一

系列重大突破和各国丝绸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遇到

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对手。被世界大潮裹挟而去的中国传统丝绸业，起

初曾凭藉自身的独特技艺和特色产品，一度维持着繁荣兴盛的局面，但

是，国际市场上的无情角逐和中外丝绸业的沉浮消长，已经迅速暴露出

它的致命弱点。由于未能像日本丝绸业那样抓住时机进行更新和改造，

中国传统蚕桑丝绸业逐渐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并迅速发展成为严重的

危机。

咄咄逼人的东邻日本，蚕桑生产经

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蚕丝出口贸易的兴盛和近代缫丝工厂的兴

起，并没有立即带来蚕桑生产的变革，作为丝绸业基础的蚕桑生产仍然

是在传统的轨道上蹒跚前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显露出丝毫近代化

的亮色。随着时光的流逝，世界蚕丝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而一个国家

丝绸业竞争力的强弱，与蚕桑生产技术先进还是落后的关系也越来越

密切。在这一时期，世界蚕桑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国、意大利的蚕

桑生产获得了明显改善，“其进步之速，成绩之佳，蒸蒸日上；吾国蚕

桑向称先进国，今且望尘莫及矣”。

过近代科学技术的洗礼和改造，更是面貌一新，“如蚕种改良焉、蚕体

年

①参见铃木智夫：《清末无锡地区养蚕业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年，第

②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

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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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饲养之法，则蚕多病”；

检查焉、蚕病研究焉、蚕丝精制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甚至超越欧

洲，一跃而为“世界丝业之最发达国家”。反观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

的则是一种“育蚕胥仍其旧”的景象：“不知拣蚕种之法，则蚕种弱；不

“农民安于习惯，老桑不忍更换，饲育墨守

影响所及，“吾国旧章，悉任天时气候之转移，为产量丰歉之标准”。

蚕茧近年以来日就退化，种子不良，蚕病蔓延，茧质恶劣达于极点。此

为产丝量锐减以及丝业衰败之主要原因”。

世纪末期问世，以其新颖的特色、优

墨守陈规的传统蚕桑生产，势必会损害蚕茧的产量、质量和缫丝的

等级、品位，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缫丝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

丝绸业中率先起步向现代工业转型的缫丝工业，受到了落后的蚕桑生

产的严重制约。加上人造丝于

越的性能、低廉的成本和几乎乱真的外观而风靡全球，在世界市场上排

斥着天然丝的消费，改变了世界丝绸业的固有发展道路，对丝绸生产的

固有程式形成了极为强劲的冲击。守旧落后的中国传统丝绸业更是首

当其冲，“一方面因人造丝之竞争，出口丝类，受其影响，而吾国生丝

对外之销路，将因之减少；一方面因人造丝之输入，一部分织物改用人

造丝，而吾国生丝国内之推销，将因之不易发展。我国为天然丝生产国，

亦为天然丝消费国，人造丝发达之结果，关系吾国丝业前途，实不容忽

视”。

年被日本超过，占

世纪初丧失，“世界丝业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中国的生丝出口于

据世界蚕丝市场上千年的领先地位，终于在

霸主”的桂冠沦于他人之首。国人对此言之痛心：“日本丝业，虽为后

起，其育蚕缫丝，尚在华丝行销欧美后之十有三年，然殚精竭虑，营业

蒸蒸日上，阅时仅五十余年，已骎骎乎执世界丝业之牛耳！逐年产额，

超出吾国数倍以上。”

①苏州市档案馆藏：《菱湖商会会董孙志瀛禀 

《无锡丝厂业现状》，《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

年，第

③《无锡丝茧业同业公会档案》，见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页。

号， 年。

年，第

④杨荫溥：《西湖博览会与吾国丝绸业》，《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

《辑里湖丝调查记》，转引自曾同春：《中国丝业》，商务印书馆

页。

年 月。

》，宣统元年五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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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又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欧洲技术的基础上，明治

取得了成功； 明治

史》，汲古书院，昭和 年，第 页。

更能表明中国丝绸业处境之险恶的，也许还是传统丝织业所面临

的重重危机。就在中国丝绸生产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颠踬徘徊的时候，

世纪后半期，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

丝织生产所广泛使用的大多是“可由机械进行精巧纹织”的贾卡尔式手

拉提花丝织机（即

力织机。到

，美国丝织业则已经推广应用了动

世纪末，动力织机在欧洲丝织业的运用也日渐普及。明

治维新后的日本，首先从欧洲引进了贾卡尔式手拉提花丝织机，加以仿

制织机提高工效

制、改进和推广，并创造出更为适用的提花机龙头，运用起来比旧式木

倍以上。其后，日本又及时引进了欧美的动力丝织机，

年 （

年（

丰田佐吉试验木制动力织机

，津田米次郎完成了对欧式电力织机

在此之前，日本的的仿制与改造，成功地做到了电力织机的国产化。

动力丝织机都是从国外购得，价格高昂，一般丝织业者难以问津，待到

动力织机国产化后，普及速度明显加快，到大正年间，日本丝织业中电

力织机已经相当普及，电力织机的产量已经占到丝绸生产总额的半数

以上，丝织生产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手工业皆改成机械工业，采

用机器纺织，管理既便，成本又轻，生产量多，故能充斥市场，低价出

售”。

世纪末期以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及其本国丝织工业的日益

崛起，它们对中国的丝绸生产逐渐由鼓励变为压制，对中国土特产品的

吸收，由以往的“丝绸并重”一变而为“引丝扼绸”：在加强掠夺中国

茧丝原料的同时，遏制中国的丝织品出口。这一政策到

后变得越发明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大幅度提高对中国丝绸进口

的征税率，强行排挤中国丝织品在国外的销路。到了光绪末年，丝绸这

种向来以出口为导向的产品，也终于出现倒流：“洋绸”开始行销中国，

有着数千年丝绸输出光荣历史的文明古国，如今变成了一个丝绸输入

年，第

页。

①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經濟發達史》第三卷，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

版，第

絹 機械》，金泽商工会议所发行， 年，第②金泽商工会议所编：《金

页 。

村次郎：《日本近代染③



随俗转移，以投其所好，遂至销路日蹙

代《天工开物》上的那副老面孔，直到

国。

在“各国工艺大兴，研究织造，推陈出新，日有进步”的大趋势面

前，中国丝绸行业的反应起初并不机敏，更谈不上超前意识，正如时人

所痛切指出的那样：“国内织造厂家，尚多墨守旧法，昧于世变，不知

以丝织工具为例，仍然是明

世纪初年，数百年前就已经

定型并且广泛使用的手投梭式木制织机，仍然在丝织生产中扮演着独

一无二的角色；操作方法也是一仍其旧，“自始至终，未加改良，仍墨

守陈法，闭门造织”。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当其他一些手工行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

下或一蹶不振，或销声匿迹，或焕发生机，或面貌一新的时候，传统丝

绸手工业却凭藉着数百年来形成的固有优势和特殊技艺，孤芳自赏，昧

于世变，照旧在传统的轨道上流连徜徉，“不知老之将至”。当中国传统

丝绸业从悠然自得的梦境中醒来，睁眼看到的是一个强弱易位的世界，

巨大的反差已经出现，落后的情势已然形成。衰象毕呈和危机临头之

日，也就是中国传统丝绸行业改造更新，加快实现近代转型之时。昔日

的偏安意识和侥幸心理一扫而空，留下的只是深切的愧疚与深沉的忧

患，这些便转化成为传统丝织业急起直追的内驱动力。中国的丝绸生产

并未由于险象环生而一蹶不振，相反却以此作为契机与起点，革故鼎

新，脱胎换骨。从民国初年开始，在蚕桑、缫丝、丝织三个行业中，都

可以看到传统生产方式转型的鲜明轨迹。

如果说，民国以后各地植桑育蚕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

蚕桑生产在原有轨道上的惯性运动，那么，蚕桑改良事业的起步及进

展，则展示了中国传统蚕桑业转型的发展方向。民国前期的蚕桑改良，

之所以能够形成为波及面甚广、社会影响较大、持续时间相当长的一场

运动，是与中国蚕桑科教工作者的倡导和推动分不开的。蚕桑改良事业

说到底是一次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科学技术需要通过科研教

育人员的中介，同生产过程密切结合，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许

苏州市档案馆藏：《调查国外丝绸品征税率及当地人民好尚表》。



世纪初年，机家。

多蚕桑科教工作者怀着振兴中国蚕桑事业的爱国热情和改善国计民生

的良好愿望，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献身于祖国的蚕桑事业。他们倡导蚕

桑改良，普及科学知识，提供改良蚕种，改进饲养方法，进行技术指导，

“举凡给桑、除沙、防病、上簇、采茧、簇中保护及温湿调节等事项”，

均给予广大蚕农详尽的解释和示范，“其有助于我国蚕丝业之进步甚

巨”。

中国主要的蚕桑生产地区在植桑、制种、育蚕、售茧、缫丝、销售

等各个环节上，都处于政府的统制之下。这种统制，一方面表明了官僚

资本的膨胀，力图垄断茧源，将缫丝工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当时蚕桑生产管理体制的日益集中化和专门化，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蚕桑生产适应大机器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实践的结果

上看，也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由于核定官价，统一配给，统一销售，

抑制了市场竞争，造成了蚕种品质难以提高，蚕茧产量增长缓慢，限制

了中国蚕桑业蜕变的程度和速度；另一方面，在蚕桑改良运动初期，政

府的统一部署、强力推行和具体指导，便于蚕桑改良事业的开展和推

进，对中国传统蚕桑业的变革能够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使危机重重的

中国蚕桑生产出现了一线“转机”，并“逐渐向上，颇有突飞猛进之

势”。

隶属于农业部门的蚕桑生产，是整个丝绸生产的基础，也是中国传

统丝绸生产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蚕桑生产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蚕桑

改良所取得的进步，不仅宣示了丝绸行业基础部门也在“随时势而改

良”，它的意义还超出了丝绸行业本身，成为古老中国最为滞重难进的

产业部门开始求变转型的讯号。

世纪

早在清末即已迈出近代转型步伐的缫丝业，民国以后取得了更大的进

年代近代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后，经过二十余步。自

年代中，设立的工厂已有年曲折的发展，到

器缫丝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工业。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显不同的

是，珠江三角洲的丝厂几乎都设在乡间，既便于取得劳动力的补给，也有利

①孙伯和：《民元来我国之蚕丝业》，

俞筠蠲：《江苏蚕丝业之今昔观》， 年 月 日。

《银行周报三十周纪念刊》，民国

《蚕丝杂志》民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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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丝车增为 部；到年，丝厂增为

年，丝厂增为

年的

部激增至

到

年后，上海的近代缫丝工业迅速发

部；

家，丝车 部，

页。

于丝厂得到蚕茧原料的供应和控制蚕茧原料的质量。①

家，增长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给珠江三角洲的缫丝工业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丝

；丝家猛增到年的厂数从

年的年的车数更从

直到

部，增长了

年代上半期，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国际生丝市场

的拓展，珠江三角洲的近代缫丝工业生产持续上升，

家，丝车增加到

年，丝厂增加

万部，成为近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年以前，上海的丝厂数常常增

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缫丝工业后来居上，在中国传统缫丝业转型

的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

减不定，丝厂的经营者更是变动频繁，所以新增丝车并不多，将近十年

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年，上海丝厂数为

展，新厂不断开设，设备也随之增加。这一趋势，辛亥革命后表现得更

为突出。 家，拥有丝车 部； 年，

家，丝车增为 家，丝车

部；

丝厂增为

增为

家，丝车数量也已达到创纪录的年，上海的丝厂已达 部。④

随着上海丝厂的不断开设和丝车的陆续增加，江浙地区的土丝输

出在蚕丝输出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厂丝的输出则日益增多。

。此后，上海近代缫丝

年以前，在中国的厂丝出口中唱主角的是广东出产的机械丝，上海出产

的厂丝与中国厂丝出口的相关系数仅为

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中国厂丝出口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年间，上海丝厂数目的增加与中国厂丝出口总量的相关系

数提升至 ，丝车增加与中国厂丝出口总量的相关系数则增至

年有丝厂①这里的缫丝工业，以顺德县发展最见成效，

世纪

而最早出现近代丝厂的南海县，反倒退居其次。此外，中山、番禺、三水等县也有近代丝

厂的建立，但发展比较迟缓。总起来看，直到 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近代缫丝工

年，第

厂增加较多，“不过，经常发生开办和闭歇的变化”。见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清國事

情》，东京，

年，第

②顺德县档案馆藏：《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历史概况》，第

③紫藤章：《清國 页。

年，第④本位田祥男、早川卓郎：《東

页。

页。

絲業一斑》，东京，农商务省生丝检查所，

絲業》，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



。这样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上海：年增长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世界特大经济危机期间的

和年间，相关数值分别为

工业的发展性。

的输出量于

，明确表现出上海缫丝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在中国的生丝出口中，厂丝

年就比土丝的输出量稍有超出，而且在其后的十余年

间缓慢地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还是到民国以后，待到上海的缫丝工业

发展起来，中国的机制厂丝出口才决定性地战胜了手工土丝。

除了上海之外，在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成立后长江三角洲地区

设立近代丝厂的热潮中，江苏、浙江两省的其他一些城市也都表现得相

当活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原先并无蚕桑丝绸业基础，却异军突

起一跃而为与上海并驾齐驱的近代缫丝工业重镇的无锡。无锡的近代

缫丝工业从 家丝厂，共有资本年开始起步，十年中先后开设了

不过，万元，约占同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缫丝工业新投资的

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在

草创期间的无锡近代缫丝业发展尚较缓慢，民国以后，才迎来了快速的

发展，并延续到 年代中期，进入了它

的发展巅峰期。

世纪无锡缫丝业的发展高潮是在 年代中期以后，从 年

到 年，年年都有新投资，年年都建新丝厂，年年都添新设备。

年，影响更加深重，丝厂开工和丝车运转都再次减

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无锡缫丝工业，开工的丝厂和运行的丝车都几

乎减少了一半；

年起，无锡缫丝工业开始了恢复性增长，到抗日

年，无锡开工的丝厂数恢复到

少一半。但是从

战争爆发前的 年的高峰期，运

转的丝车则更比

家增加至 家，增长了 ，无

家增至

年，上海的丝厂从

锡的丝厂则从 家，增长了 ；上海的丝车从 部

部，增长了增至 ，无锡的丝车则从 部增至

。即使考虑到两地基数不同的因素，也应该承认无部，增长了

锡近代缫丝工业的成长确实速度惊人。在这里，还诞生了当时中国规模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年，第

①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

研究所专刊（ 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页。

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年，附表，第



家，流动资金达到美金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永泰系统的丝厂达到

永泰丝业资本集团。到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制丝业资本集团

万元以上，丝车

成为当时中

年代中，四川

多部，每日产丝万元，约合法币

万元法币，占无锡产丝总量的

担，

以上，所获纯利达

国赫赫有名的“丝业大王”。

销各地，但是直到

四川地区自古便是中国蚕桑丝绸生产的一个中心，出产的蚕丝运

世纪末，这里尚未受到近代缫丝工业的洗礼，缫

丝生产的工具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木制“大车”阶段，

直到

并且仍然保持着

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农家手工副业生产的形态。

丝工厂（

的近代缫丝工业已经兴起了三四十年之后，四川省才出现了第一家缫

，次年的海关报告上，也才开始有“厂丝”

担。输出的记录，不过为数甚少，只有区区

如果茧价较低，则缫制一定量的生丝付出的成本就少；同样，茧

四川僻处内地，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自有其不利的因素，但同时也

有其特定的优势。首先，在丝厂的营运资本中，最占大头的是所谓“茧

本”，即制造生丝百斤所必须支付的原茧的代价，也就是茧价和丝量的

乘积。

质良好，则煮茧索绪时的损失较少，所得的生丝较多，实际上等于减少

了购茧的成本。恰恰在这一点上，四川的缫丝工业具有比较优势。

家，但普遍规模较小。

家，厂数虽减，规模却有所扩大，拥有的丝车增至

年时，四川丝厂曾经达到过

有丝厂 部。到

家，丝车数也增加为 部，规模扩年代中期，丝厂数增加为

大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传统丝织业的转型，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从民国初年开始，丝织

行业掀起了一股来势迅猛而进展神速的“产业革命”浪潮：生产工具由

木机而“拉机”，进而电力机，更新换代；丝织原料由土丝而厂丝，进

支那①堀江英一：《經濟 絲業 取引慣

页。行》，（东京）东亚研究所，

②“大车”，为四川传统缫丝工具之俗称，相对地，近代缫丝工具则俗称“小车”，也

有称“铁车”者。

③有人分析认为，在长江轮船航线尚未延续到重庆之前，缫丝机器搬运入川的成本

太高，所以和其他工业一样，

④“茧本”在四川丝厂经营的总成本中，约占

支那慣行調查報告書

年 ，第

世纪以前近代缫丝工业几乎不可能在四川出现。

，江浙地区则要占到



尺；改用日式手拉提花机后，只需一人人合作，日出绸缎

倍。丝织生产工具从木机到拉

而人造丝，新陈代谢；经营方式由家庭劳动而手工工场，进而机器工厂，

新旧递嬗⋯⋯变化之大，使人惊讶；进步之速，令人瞩目。

如同欧美国家的产业革命开始于工具机的革新一样，中国传统丝

织业的改造，首先也是把目光集注于生产工具的转换上。由此，新型丝

织机具开始在中国丝织生产领域崭露头角，沿袭使用了数百年的旧式

木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完全的手工操作不断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

过渡。最先引进中国的，是法国发明、日本改进的手拉提花丝织机。它

与中国的传统木机不同，不是用手投梭；也与当时最先进的电力织机有

别，不是电力推动，而是用手拉绳传递动力以编织纬线。在这种手拉提

花机的上方，有一个铁制的提花龙头装置，它代替了传统织机花楼上提

拉经缕的工匠。

人或

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一发而不可止。手拉提花织机的广泛运用，推

动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改造和革新，其后不久，又引进了“产率更速而

出货愈精”的电力丝织机。电力织机的广泛运用，“较诸手织，出货既

速而工价又廉”，大大提高了中国丝绸业的劳动生产率：使用旧式木机，

需

尺；采用电力织机，一人管理一台，日出绸缎 丈余，

倍，比旧式木机增加

操作，日产绸缎

是“拉机”的

年左右的短时机、再到电机的更新换代，标志着中国传统丝织业在

间内，走完了欧美丝织业在近百年、日本丝织业在三十余年时间里走过

的近代转型历程。

以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为契机，引发了中国传统丝绸生

产领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世纪

在组织形式上，从分散织造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工厂。初期的

“绸厂”由于大多使用手拉动力的提花丝织机，从严格意义上讲尚属于

工场手工业范畴，那么，时至 年代中期，随着电力织机在各

地的使用、推广和普及，在各家绸厂内排挤和取代了手拉提花织机，可

以说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近代丝织工厂。在中国丝绸生产中心区域的

上海、苏州、杭州、湖州等大中城市里，这些新型绸厂已经取代了传统

“帐房”、“机坊”的地位，成为丝织业生产经营的一种主导形态。中国

丝织业所发生的这种由传统的分散化家庭劳动向新型的工厂制集中生



人造

月。

产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战胜了小农自然经济的结果。它表

明，中国丝织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

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这是中国传统丝织业实现了向近代大工业转

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丝织原料上，从“土丝”到“厂丝”，再到“人造丝”。随着新型

丝织工业的兴起，对丝织原料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农家手制土丝已

经不能满足需要，迫使中国丝织行业开始寻找新的适用原料，正巧有性

质相同而品质更优的厂丝现成地摆在面前，人们选择的目光自然也就

落于其上。采用匀整而有光泽的厂丝作为原料，极大地提高了丝织品的

质地，美化了丝织品的外观。这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国传统丝织业生产

原料的第一次新陈代谢。其后，面对国外人造丝及人造丝织物的强力冲

击，中国丝织业厂商敏感地意识到人造丝的优越性能及其广泛适用性：

“人造丝光亮价廉，制成绸货既可减轻成本，利于销售；复以质属植物

性之故，与天然丝之动物性迥异，用以交织，尤可藉化学之力，随意染

成任何双色。故目下人造丝之需要逐渐增多，几与天然丝相埒。”

丝的运用，形成了中国丝绸业生产原料的第二次新陈代谢。它有效地降

低了成本，丰富了品种，收到了物美价廉之效，堪与横行市场的舶来品

一较短长。丝织原料的两次新陈代谢，引发了中国传统丝绸生产结构的

急剧变化，改进了中国传统丝绸织造的落后工艺，成为中国传统丝绸业

走向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中国传统丝绸生产与贸易，由中世纪行会行规

和相沿成俗的惯行所约束。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清末，随着“帐房”制经

营方式在丝绸生产中的日渐扩展，传统行会行规的约束力不断减弱和

松弛，但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则尚未建立，各“帐房”用以组织生产和调

整关系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竞争观念和一些传统习惯法的混合物。民国

以后，随着各地绸厂的相继开办，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地建立和

健全。规章制度的日渐细密和涵盖层面的日渐扩展，在表明中国丝织工

厂资本家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压迫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丝织工厂

年

①苏州市档案馆藏：《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述本业所需原料，希望政府保护并开

发意见书》，



在某种意义上，这

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管理水平。毋庸讳言，这些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可

避免地带有一些陈旧痕迹和传统影响，但是已经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

工厂管理制度的性质，这比以往凭借行规和习惯法来约束工人是一个

巨大的进步。它适应着中国丝织业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到工场手工业，

又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同时又成为中国丝织业由“帐房”式分散织造

走向“绸厂”制集中生产的必备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史实列举与分析论证，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民国前期传统丝绸业中的“产业革命”浪潮，推进了传统丝绸业的改造

与更新，新型工厂制度和新兴科学技术的充盈活力注入了传统丝绸业

行将衰朽的躯体，开始了传统丝绸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艰难转

型。由此，中国传统丝绸业的衰萎征象得到遏止，致命的结构性危机得

到缓解，全行业急剧败落的下滑趋势由此得以逆转。在此之后，尽管中

国的丝绸生产仍然没能摆脱多灾多难、时起时落的境遇，但最为可怕而

又可悲的惨遭淘汰的厄运已经得以避免，结构性的危机正在逐渐向周

期性的波动转化，而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行

业都在所难免的，尽管中国的这种周期性波动仍过于频繁了些，影响也

过于严重了些。

四

在中国传统丝绸业顺应时代大潮、艰难实现自身转型的过程中，曾

有不少落伍者感到痛苦、迷惘、愤慨和失落，表现出对新生产方式的强

烈排拒，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无限眷恋。这种苦闷和愤怒，与时代大潮相

背离，是一种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特有心态。对此无庸多赘。值得重

视的，倒是这一时期丝绸生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生产方式的“四世同

堂”，即不同世代、不同级别生产方式的共存并行。

是传统生产方式的进化与遗存。如果说进化意味着时代对传统的超越

和扬弃，那么，遗存则反映出社会对传统的需要和挽留，它们之间的关

系真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习俗时尚、大众心态的递嬗衍化、

①根据一般的看法，人类社会迄今已存在过三代、六级生产力。即：手工生产力

（包括石器、铜器、铁器三级）、机器生产力（包括蒸汽时代和电力时代两极）、信息生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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